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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金发的足球运动员在凌晨四点过半的时候再次醒来，他的夜视能力并不差，能让他在一片漆黑之中辨认出冬天的雪光将玻璃窗户映得隐隐发白，或许这是黎明前最为压抑也最为痛苦的时刻。

他的alpha睡在他身侧，安静地闭着眼，黑色的发丝搭在枕畔，那张向来会吐出不太让人喜欢的话语的嘴此刻紧抿着，脖颈下方是他们一同选购的被子——如果说德布劳内把钱砸到库尔图瓦脸上让他去买没被他们的粗暴性爱弄脏的四件套也算“一同选购”的话。那柔软的白色丝绵覆盖住了库尔图瓦身体的大半部分，只剩下星星点点几个地方遮掩不掉显然也不会被他细心遮掩的青紫痕迹，没人能说得清楚那会是他们互殴的时候留下的表示恨意的勋章，还是代表着暧昧的吻痕。

德布劳内坐起身来，或许是连日的发情期终于放过了这个可怜的omega，他竟然在性爱之后感到奇异的兴奋，以致于无法在这样的时候和他该死的“丈夫”一起（德布劳内想到这个词的时候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干呕），陷入香甜的沉梦之中。青年划开手机屏幕，数字时钟之下的几条简讯写得很短，但意义明确，大都是在关心他婚后的第一个发情期过得如何，金发的青年有些烦闷地用一些不太文明但十分有趣的语言回复了他们。随后他拈着那枚小小的电子屏，哑然而笑。

据说他和库尔图瓦结婚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好事，或许会生出一个绝佳的球员给他们的国家也说不定，但德布劳内此时此刻感到疲惫，他不过是一枚过河的卒子，唯一能做的就是说服自己极尽所能去忍受这给他带来压抑与痛苦的一切，库尔图瓦和他一同搭建而成的一切。如果德布劳内是一个超忆体的载体，或许青年就应该吃一堑长一智，在对方第一次背叛自己的时候就及时止损，让教练把他踢出国家队，别再继续和面前的人纠缠下去，但时至如今，他只能痛恨自己过去不知为何突然而至的愚蠢。

年轻的金发男子转过脸，瞥了一眼睡在身边的爱人。睡梦中的男子呼吸平稳，似乎是隐隐觉察到了他的目光，蹙着眉翻了个身，把那张俊朗而令人讨厌的脸对准他，脖颈修长，像是故意暴露脆弱之处，留给他仔细观赏——或许这是最好的机会也说不定，德布劳内听到自己内心雀跃的小声音，或许过去的他多少有些“雏鸟心态”，会把第一个在青训之中遇到的朋友当做一生相随的知己，然而此刻德布劳内再看到那张曾经视为挚友的面庞，不禁手指颤抖。不知道是激动还是恐惧，为的是能够逃出这段他共犯的可恶天地。很难形容那种感觉，但德布劳内意识到自己的手放上了对方的脖颈，沿着那张曾经和他一起流下过汗水和鲜血的脸缓慢地抹下去，让他留存梦中最后的快乐也好，这样那张只会吐出令人厌恶的话语的唇瓣就不会再用来开合或者咬啮，不会再在他的身体上留下任何难以掩饰的伤口，过去挥之不去的耻辱与不得不雌伏人下的痛苦此刻或许会在手上用力的同时完结，让库尔图瓦这个人从此生物学地在这个世界上消失，变作一团灰暗而高大的迷雾。

于是他真的这么做了，德布劳内咬住自己的舌尖，意识到自己正在犯罪，但似乎为时已晚。或许这对他和库尔图瓦来说，都是比任何笑容、任何拥抱与亲吻更美好的结局——在圣坛下的发誓纯属胡扯，他在那时就已经交叉食指，向上天祈求自己不要遵守这样令人厌恨的诺言。他和对方当然不会拥有传说之中的生死相随，富贵不离，或者说，德布劳内和库尔图瓦一直都在彼此背向，像是两块相同磁极的石子，但命运和国家却强硬地把他们用信息素匹配这样荒诞的理由捆绑在一起，让他们不得不在互相拥抱之中如同上了发条的玩具般吱吱叫着溜下悬崖。

如果不用手，他也可以用枪，之前家里留存了一把打靶用的消音m17，射入身躯的时候很安静，声音可能比砍倒一棵小树大不了多少。然而只要没有射穿心脏，或许库尔图瓦还会活下来，带给他更多也更难以想象的麻烦，哪怕只剩下一只手，一双眼睛，金发的青年似乎就永远无法解脱，清醒的人被困在熟睡伴侣似有若无的呼吸声中，明明被扼住脖颈的是对方，但他额头青筋爆裂，血管突出，像是死亡的会是自己。

如果库尔图瓦是个死去的丈夫，或许他会是个好丈夫，德布劳内想，不会反应，不会跑跳的库尔图瓦听上去很新鲜，但显然比活着的更有趣。希望他们保留了他的精液，好让自己能够在十个月之后生下有他一半血脉的遗腹子，不过也许那个时候自己已经身陷囹圄，能不能化生出国家所需要的世界第一球员似乎也已经不再重要。但那些摧古拉朽的缠绵与恨意不会消弭，像是他在他的手下重塑，德布劳内尚能呼吸一日，便是这段感情的墓碑，他会成为别人口中的未亡人，成为杀掉他的罪犯，他的父母，他的国家——

他太了解库尔图瓦，连对方的脏污和阴私都一清二楚，但他们又太相似，争胜和求生的欲望都太强，导致彼此得过且过，磨蚀心智地走下去。

他分明没有用刀，但是那种血肉熏染产生的气息还是像是魂魄一般钻入金发青年的鼻腔，情天孽海，要他自救。

德布劳内从来不是温顺性格，占尽劣势也要伺机反扑，就算咬不下敌人一块血肉，至少也要阴阳怪气，让对方讨不了好去，但是此刻他俯身看着自己的丈夫，对方安然沉睡，几乎如同脖颈上没有那一双手，身边没有过这个金发的青年。

手指缓慢地随着发情的到来而软绵下去，金发的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全身正在脱力，仿佛踢完一整场带加时赛的足球，但他强迫自己虔诚地睁开眸子，望着那双手一点一点绕着对方的青筋收紧再收紧。直到映入眼帘的变成天翻地覆后的天花板，和库尔图瓦望着他时露出的微笑。

“原来你想玩窒息这一口，”他说，身下的性器顺着德布劳内没有打结的睡袍长驱直入，毫无顾忌地插入Omega已经脆弱不堪的生殖腔中，顶撞上柔软敏感的宫口，守门员宽厚有力的手指反过来按住他脖颈上的青筋，像是享受把握猎物脉搏跳动的轻响，“来吧，我可比你会玩得多。”

Chapter 2: 超生培欲（下）

库尔图瓦分开身下人双腿，不穿球裤的那一节泛着粉白色，像是上好的美玉。他对德布劳内的身体实在太过熟悉，到了清楚插进多少部分对方就能够把辱骂变成呜咽的地步，但当然没用，金发的青年即使被再怎么操干，只要没有完全晕厥，眸子里就永远含着恨意。

恨他过去的背叛，恨比利时的利益把他们联结在一起，恨此时此刻他插在他身体里，九浅一深地抽动，熟稔又毫不费力地把他操上高潮。

至亲至疏夫妻。库尔图瓦按住他挣动的手指，把身下人翻过去，这样可以不用看见他那双含恨的眼睛。方才被掐握的痛感还未来得及完全散去，高大的门将此刻还留存有梦中旖旎又情色的幻想：

生命如果能够人为制造的话，那么倾慕呢？德布劳内或许将随着他的记忆永存——和他一起站在绿茵场上，尚在少年的凯文，和他共同庆祝时露出笑脸的凯文，被干到高潮时，摇摇晃晃抱着他的脖子的凯文，从今以后将永远属于他。不会有任何讨人厌的女友插手，当然更不会有决裂，死亡的凯文会毫无原则地原谅他的一切。不懂反应也好，当然不懂离开更好。不会弯下去露出鄙夷神色的唇角此后即使不再露出笑容也没关系，德布劳内确信自己已经足够铭记对方的长相，到了随时可以拿出纸笔，默写复刻的地步。

不会有身躯比尸体更容易拥抱了，库尔图瓦想，他缓慢地俯身，用自己的性器开拓Omega脆弱的生殖腔，在场上还算体格普通的金发青年在他的阴影下被完全笼罩，臀瓣很快被顶撞出丰润漂亮的波浪。德布劳内的身躯在操弄下很快泛上一点奇异的粉色，昂着头，嘴唇被库尔图瓦的另一只手插入，模仿性交的动作，于是唇边欲坠不坠地勾连银丝，像是蛛网。

“蒂伯，”德布劳内突然叫他的名字，然后他含混地笑起来，臀瓣和会阴中间被撞出大片介于绯色和粉嫩之间的暖红，双腿间湿淋淋，被干开的身体让他无法继续容忍喉间的呻吟，抽泣很快变成货真价实的哭叫，但金发的青年还在挑衅，“我……我是真的想杀了你……”

话音未落，他整个人被提起来操弄，库尔图瓦的性器满满当当凿进他生殖腔里，抵着敏感的软肉死命碾磨，像是故意要把他在数秒之内强制往高潮上送。前端的性器在不应期中再次被勉强操得挺立起来，却什么也无法射出，只能颤抖着留下晶莹清亮的前液。库尔图瓦把他按在床面上，那双眼睛凝视着他，没有出声，但德布劳内下意识地感到危险。

性器又插入一寸，这下直接顶入生殖腔内，逼出金发青年一道短促的哭声。愤怒随着疼痛上涌，德布劳内皱了皱鼻子，眼底一片辛辣，对方的鼻子靠得很近，像是猛兽嗅闻属于自己的猎物，转眼间就会咬破喉咙，拆吃入腹。

“这不重要，”库尔图瓦停下征伐的动作，朝他挑了挑眉，“重要的是现在要被干死的是你，凯文。”

德布劳内的发情期即将到来，睡袍没有打结，只是草草裹在身上，库尔图瓦手指一动便敞开衣襟，露出锁骨上青紫淤痕。阳具侵入到前所未有的深度，金发的青年头皮发麻，小腹泛起难耐的疼痛，那种类似雌兽被标记的痛苦刹那之间顺着脊椎浩荡地涌上来。德布劳内伸出手，试图推拒身上的人，身体颤抖，脖颈到腰窝冷汗涔涔，精液溢满体内的时候有一种奇异的荒谬感，像是预感到自己会怀孕。

“我恨你，”他颤抖着说，“你如果不怕被我真的杀掉你就——”

他的最后一个字符被鹅毛软枕埋在了口鼻之中，暗若盲瞳的黑夜里，他似乎听到身上的人低低笑了起来，然后枕头收紧了，窒息和高潮一同到来。库尔图瓦垂下眸子，望着被自己遮住口鼻的人，轻轻笑起来，他似乎和德布劳内在一起已经待得足够久，因而学会了如何辨认出真正的痛苦与蜷缩在尊严之下，战战兢兢等待随时屈服的欢愉。白浊从德布劳内颤抖的柱身射出来，哆嗦着喷溅到他们二人之间的被褥上。金发的男子似乎竭尽全力想要从缺氧的痛苦之中挣扎出来，但他不确定自己究竟是想保持沉默，还是放声尖叫，似乎对于这样一场粗暴而激烈的性事来说，任何言语和解释都显得过分，呻吟淹没在鹅毛软枕之下，德布劳内攥着被单的手指逐渐由用力到关节发白变得软垂无力，寂静的黑色取代了眼前的白光，他似乎以为自己就要沉入永恒的长眠时，身上的人放开了他。

“凯文，”库尔图瓦俯视着他说，像是命令，又像是祈求，德布劳内很少见过这样的神情，即使在他求婚那天似乎也没有，“永远属于我。”

德布劳内剧烈地咳嗽起来，但对方的动作没有停，他很快再次在体内勃发，蛮横地在软烂的甬道之中冲撞，毫无顾忌地反复鞭挞着那块吮吸着他的软肉，库尔图瓦按住身下的人，揉搓那对还未发育的乳房，让它们像是被勺子敲打的果冻般摇晃起来。

“做梦去吧。”德布劳内回答他。信息素在这样的性事下肆意散开，整间不算狭窄的卧室之中全是甜腻又缠人的气味，发情期似乎提前到来，他意识到自己正在再度出水，甬道收紧，谄媚地夹住对方的性器。但即使是这样，他也并不想把自己完全交给对方，十指握住对方小臂，直到掐出深刻浓烈的血痕。

当时那些人说什么来着……“佳偶天成”、“天赐良缘”这样的话重复多了，似乎就以为他和库尔图瓦彼此就会真正地相信，但德布劳内非常清楚，他们的关系不过是一场血腥的诡辩，最后就算白头偕老走到尽头，也必然是毁伤肺腑，彼此吞噬。

只是他们此时此刻还对彼此下不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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